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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 

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 

陶红印 张伯江 

提要 本文探讨无定式把字句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 的变化。各类无定把字式在现代汉语 

中都是受限的格式 ，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语 ；“把个 +不及物动词”在近代汉语晚期为常见 

格式 ，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变化 ，现代汉语中基本不存在；“把一个 + 

及物动词”格式的比率在现代汉语中较高，不过语义和语用特征不完全等同于近代汉语 ，主要 

用于表示通指意义，其次用于引进偶现新信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1)无定式把字句 

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 ；2)句法研究必须借助于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 

关键词 无定式把字句 双向语法化 通指 偶现信息 语体与语法 

1．引言 

“无定式把字句”指的是把字后名词为无定形式的把字句。例如： 

(1)谁听说过把个抱来的闺女娇惯得象个娘娘似的。(老舍《四世同堂》) 

(2)没想到，那次运动把一个大姐死了。(Zou 1993) 

这些句子中把字后头的名词性成分都带“一个”或“个”。由于这种外部形式特征常常是汉语表 

示无定(indefmite)名词的形式标记(吕叔湘 1944)，我们把这种格式的把字句暂且称之为无定 

式把字句。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把有定无定看作是一种纯粹表层形式特征(带“一个”或“个” 

的名词成分)，而把说话人和听话人对名词所指所作的判断看作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包括信 

息方面的已知性(given和 new的对立)以及理解方面的可辨性(identifiability)(陈平 1987，Chafe 

1987，1994，陶红印 1994)。诚然，跟名词所指有关的几类属性交错严重，导致不少误解，但是我 

们认为把有定性(definiteness)严格界定为一个语法形式问题有利于我们描写现象和深入讨论 

问题。 

无定式把字格式可以根据句中动词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不及物的包 

括不及物动词以及其他非及物成分。上述例(2)就是不及物把字格式。不及物把字格式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把字后头名词性成分常常是动词的语义施事而不是受事(例(2)中的“死”是大 

姐死)。不少的汉语语法论著早就注意到了不及物把字句的这种属性。不过通常的做法是简 

单地把它们看成是把字句中的独特一类，有的则是把它和其他类型的把字句看作具有同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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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一个类别。例如丁声树等 (1％1，95—96页)在讨论把字句时就分成两个语义类型：把字 

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和把字宾语是后面动词的施事。类似的分类也见于赵元任(1968)。有 

的则把不及物把字格式称之为把字句的活用格式(王力 1943)或功能扩展式(蒋绍愚 1997)，论 

及这种格式的还有 Zou(1993)、王惠(1997)、杉村博文(1999)等。不过这些论述都没有涉及无 

定把字格式在汉语中的整体地位问题。我们所谓地位问题指的是：这种格式是否为一种主流 

(ur，marked)现象?它在功能上与其他相关格式有何异同，分工如何?进一步需要探讨的一个 

更一般的原则性问题是：这种对研究对象在语言现实中地位问题的研究，对句法分析有什么样 

的意义? 

要想确定一个语法格式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以封闭的语料库作为基础是一个起码的要 

求。同时我们认为，单一时期的语料也不可能清楚地对一个格式的地位作出判断，因此有必要 

引进历时的材料。本文所用的现(当)代汉语的材料包括口语性较强的小说，口述体纪实文学， 

各种散文、杂文，以及日常谈话录音等；近代汉语材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 

(1981年据容与堂本排印)、《儒林外史》(1977年据卧闲草堂本排印)、《红楼梦》(1974年据程乙 

本排印)、《儿女英雄传》(1983年松颐根据聚珍堂本校注)。 

本文以使用频率作为判断一个句法格式是否具有主流地位的主要标准，同时参考其他方 

面的因素，特别是语体的因素(包括宏观和微观的语体因素，参看陶红印 1999)，当然结合语体 

因素来进行比较在涉及历史语言学材料时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跨时代的多语体的语料往往 

是不存在的，参看 Holmes 1994)，因此这个方法我们主要是运用在现代汉语的材料上。 

2．历史发展趋势 

我们主张对无定式把字句中无定名词的两种形式“把+个”(“个”包括其他单位量词)与 

“把+一个”分别考察。吕叔湘(1948)已注意到：“把字后头的宾语带一个个字⋯⋯这个个字尽 

管是一个的省缩，可不一定表示后面的名词的无定性。”以下对近、现代汉语的语料考察可以说 

明：“把一个”和“把个”在词语搭配选择、句式选择和不同时代的出现频率等方面均表现出既相 

关又相异的分布特征。这两种格式的对立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2．1两种无定格式的频率 

首先从使用频率的角度来看，这两类无定式把字格式内部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我们考 

察的近代汉语语料中，“把个”与“把一个”在不同阶段的出现比例有十分明显的变化。 

表 1：近代汉语“把个”和“把一个”的比率 

这些数字清楚地显示，“把一个”在逐步减少，而“把个”则有逐步增加的趋势。由此看来
， 

“把个”应该认为是后起的格式。与前人只把“把个”看作“把一个”的省略式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的是，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把”字本身意义的变化。 

2．2“把”字的虚化程度 

从“把”字本身虚化的程度来看，近代汉语内部的区别也相当大。在《水浒传》甚至在《红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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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把”的“拿、用”的词汇意义还十分明显。下面是几个《水浒传》的例子。 

(3)武行者道：“好呀!你们都去了，老爷却吃酒肉!”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 

(《水浒传)32回) 

(4)老丈见说，领张顺入后屋下，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烫些热酒与他吃。(《水 

浒传》65回) 

(5)约莫也吃了十来碗酒，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水浒传》4回) 

(6)那两个把一包金银递与管营、差拨，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水浒传)10回) 

了解这种情况十分重要。因为这似乎可以解释《水浒》中的“把个”和“把一个”与其他作品中的 

用法的不同(详 §2．3)。 

自《红楼梦》以下，把字的虚化程度越来越高。证据是，越来越少的把字句可以用“拿”或 

“用”来替代。 

2．3“把个 ”的功能 

在《水浒传》中，许多“把个”格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的省略，也就是说，“把个”与“把一个” 

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区别。例如上面举的例子中的“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把个衲 

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等。 

这种情况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就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这两部作品中，“把个” 

已经出现了与“把一个”截然不同的功能趋势。最常见的一个用法是“把个”后面常常带上一个 

专有名词，尤其是以人名形式出现的专名。 

(7)说罢，把头一掉，就几步跨出去了。把个权勿用气的眼睁睁，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说不 

出来的苦。(《儒林外史)12回) 

(8)两个月讨回，足足二百两，兑一兑还余了三钱，把个陈正公欢喜的要不得。(《儒林外 

史)52回) 

(9)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叫“拿宝玉来!”(《红楼梦)33回) 

(10)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红 

楼梦》34回) 

第二个特征是，不及物动词常常是表示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的语词，如唬、气、吓、急、臊、 

乐等。例如上面的(9)(10)两例。再如： 

(11)平儿⋯⋯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姥姥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 

(《红楼梦)119回) 

(12)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会。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 

说什么。(《红楼梦)101回) 

这些动词的特点是，它们都兼有表自主状态和他动两种功能。具体来说，唬、气、吓等既可以是 

外在事物导致主体自身发生这些变化(他动)，也可以是就主体本身的情绪状况所作的描述(状 

态)。由于这类语词意义的双重特征，它们进入把字句从而产生施事宾语把字句可以说是十分 

合理的。从这类语词开始，我们猜想这大概是施事宾语把字句产生的一个机制。(当然不是只 

有加“个”才能表达心理状态，《红楼梦》也有大量不加“个”表示心理情绪的施事宾语把字句。) 

这个时期的“把个”格式的第三个特征是，把字前面的主项不是一个具体的名词，而是空 

位，这个空位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体的事物或事件。例如：“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姥 

姥也唬怔了，等了半天⋯⋯”“把”前面的空位应该理解为一个事态状况，即整个事件把刘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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唬怔了，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物。 

有的“把个”句中的不及物动词是其他类型的动词，如“没”和“哭”： 

(13)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红楼梦》79回) 

(14)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 

(《红楼梦》98回) 

到了《儿女英雄传》，“把个”大量出现，描写人物心理情绪状况成为这个格式的主要语义特 

征，动词包括急、忙、慌、羞、乐等。 

(15)这句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把个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说道⋯⋯(《儿女英 

雄传》3回) 

(16)十三妹离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说：“不许跑。”把个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坐又 

不是，走又不能。(《儿女英雄传》9回) 

从篇章功能上来看，这种把字句可以起到一种转换描写的功能，即从对前一个人物或事件 

的描写转入对下一个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关系(参看张旺熹 

1991)。施事把字句自身是对当前人物的心理情绪的描写，但是“把”字的使用蕴涵了前面事件 

或人物对后面人物心理情绪的促发作用。虽然“把”字在这里看似多余(因为不用“把”句子内 

部的施事句照样成立)，但从篇章的角度看并不多余。试比较：“把个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与 

“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前者不独立，蕴含了前因后果的关系，后者是独立描写性的，不蕴含任 

何起因。 

2．4“把一个”的功能 

前面提到“把”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虚化程度以及“把个”与“把一个”使用频率的区别。其 

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先比较“把一个”在近代汉语里不同阶段的语用功能。 

在《水浒》里面，“把一个”后面的成分常常是一个新的话语成分，但是这个成分并不属于话 

语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不具有话题连续性(topic continuity，Giv6n 1983)，这样的成分在有关文献 

中称为“偶现 (incidental或 trivia1)”新成分(Chafe 1994)。普通的及物动词在篇章中常常带出 

这类话题成分(Du Bois 1987)。例如： 

(17)及至引见，到了老爷这排 ，奏完履历，圣人望下一看，见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纪，脸上一 

团正气，就在排单里“安学海”三个字头上，点了一个朱点，用了榜下知县。(《儿女英 

雄传》1回) 

这里动词“点”后面的宾语成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具备话题连续性的偶现新成分。下面看几个 

《水浒传》中无定把字宾语的例子。 

(18)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水浒传》56 

回) 

(19)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水浒 

传》62回) 

这些例子中的“一把锁”、“一条铁索”都是既不承前又不启后，属于偶现的新成分。《水浒传》中 

大量无定把字句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把”字可以用“拿”和“用”替代，说明这个时期的“把”跟普 

通及物动词相当接近(例(19)中“把”和“将”同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把一个”的用法有所扩大。除了上述引进偶现成分的功能 

外，我们还发现有表通指／任指和“全称”意义的新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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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 

之极了!(《儒林外史》49回) 

(21)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 

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红楼梦》27回) 

(22)这堂客有见识，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一总倒在马桶里。(《儒林外史》26回) 

(23)难道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罢?(《红楼梦》71 

回) 

前两个是通指／任指的用法，表示“任何”的意思(“一个”前面可以“补”出一个“任何”)；后 

两个是“全称”用法，表示“完全”“穷尽”的意思(“一总、都”等副词就是这种“完全”意义的证 

明)。通指，任指和全称相互很接近，因此用同一个语言格式。 

在《儿女英雄传》里，“把一x”表通指、任指和全称的用法占了85％，只有极个别例子是用 

来引进偶现新成分的。 

表2：《儿女英雄传》中“把一个”的信息构成 

这说明，“把”的虚化程度和“个”与“一个”的变化，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当“把” 

在早期保持着一般及物动词的特征时，“把”后面的“一个”只是用来标志新的话语成分的，“把 

个”只是“把一个”的简化格式，两者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对立不明显。随着“把”的虚化程度的增 

高，“把”的用法范围扩大了，“把”和“一个”的结合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本身也起了变 

化。我们把这种两者相互影响，同时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作双向语法化(double grammaficaliza． 

fion)。在这个双向语法化的过程中，“把”所产生的变化是引进的对象的范围扩大了，即从原来 

的引进新的话语成分的功能到引进非新的话语成分，逐步到已知信息(施事成分)。对“把”字 

后面的“一个”来说，既然标志新的话语成分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功能，“一”与“个”这种“数 + 

量”组合模式也可以被打破，由此简化为一个孤立的“个”。因此才有“把个”数量的不断上升。 

进一步发展下去，当“把”字后面引进的对象扩展到施事宾语时，“个”可以单独跟指人专有名词 

结合，构成“把个宝钗气怔了”这样的格式。“个”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带有特指的意味了(吕叔湘 

1944称之为“冠词化”)，跟现代广州话的“个”的特指功能类似。上述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式 

来代表： 

“把”的变化： “把”(动) 一 “把”(介词) 
“

一 个”的变化：“一个”(无定式，新成分标记)一 “个”(特指标记，已知，专名标记) 

组合式： “把一个” 一 “把个” 

意义： “处置” 一 主体由外部事件导致的心理情绪变化 

当然这里不是说箭头左边的“把”或“一个”原来的功能都全部消失了，而是说在旧的用法的基 

础上逐渐派生出了新的用法 (Hopper 1991)。 

“把一个”的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保持这种组合的形式格局，但是在格式中引进通指，任指和 

全称的用法。“一个”本身表示通指／任指和全称并不是到近代汉语后期才出现(吕叔湘 1944)， 

可是这种用法出现在把字句中似乎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才见端倪，到了《儿女英雄传》达 

到高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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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的变化： “把”(动) 一 “把”(介词) 

组合式： “把一个” 一 “把一个” 

意义 ： “处置” 一 全称，通指，任指 

综上所述，近代汉语中“把一个”是原式，在此式基础上至少产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把个” 

的产生。“把一个”和“把个”在早期共存 ，性质大致也是一样的。后来由于“把”本身的虚化程 

度的提高，导致“把”后面的数量结构也进一步简化，“把个”这种组合也更加常见。“把个”的用 

法在后期的增加应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把”字语义的变化和扩展后的把字格式 

篇章作用的变化，即原来的动宾性很强的“把一个”多用来引进偶现新成分，扩展后的“把个”专 

注于描写外在事物如何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另一个变化是“把一个”自身的功能扩 

展，即从一般的“处置”意义引入通指，任指和全称的意义。 

2．5及物和不及物问题 

上面从“把一个”和“把个”的对立讨论了无定把字格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现在回头看 

看文章开头提到的及物和不及物问题。 

我们发现，早期的“把”字的动词性很强，因此把字句对句中其他动词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一 般及物动词和非及物动词都可以用在“把”的后面。“把”在这些序列中相当于连动句中的头 
一 个环节(见例 3—6)。 

随着“把”的虚化程度的提高，把字句的范围扩大到描写心理情绪变化和通指，任指和全称 

的意义。这些格式出现后，把字格式中不及物动词成分大量增加。尤其是在描写心理情绪变 

化的无定把字格式中，动词常常是兼有表自主状态和他动两种内涵的不及物心理动词(急、忙、 

慌、唬、怔、气、羞等)。当然在普通把字格式中以及在表示任指／通指和全称的无定把字格式 

中，及物动词总是可以出现，因为用及物动词是把字格式的常态。 

以上是近代汉语中无定把字格式的大致情况。下面来看看现代汉语中的情形。 

3。现代汉语中的无定式把字句 

3．1“把个”与“把一个”的分布 

无定把字格式到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一个最明显的不 

同是，无定式把字格式，不管是“把一个”还是“把个”，都可以说是相当稀有的。在我们考察过 

的一千多万字的现汉材料中，所有的无定把字格式都远远不及近代汉语中的对等格式那么常 

见。试比较《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和王朔小说(含《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 

爸》和《空中小姐》)： 

表 3：现代汉语中的无定把字格式 

这几部作品篇幅大致相当，可是《吕梁英雄传》比《儿女英雄传》中的无定把字格式减少了足足 

五倍，作为当代作品的王朔小说比《吕梁英雄传》又少了一半。 

第二，就“把一个”和“把个”来说，后者反而少见。“把个”在 30—50年代的小说中尚有若 
·

438· 中 国 语 文 



干用例，当代小说中非常少见。这和近代汉语材料中的情况明显不同。下面的数字显示出这 

两种格式 的差异。 

表 4：现代汉语 中“把一个”和“把个”的比率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把个”这种格式只是在近代汉语的晚期呈兴盛之势，可是到了现当代汉语 

已经非常少见了，所以至少从使用频率上不能把它看作一种主流格式。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现代汉语中“把一个”和“把个”这两种无定把字格式的构成和功能。 

3．2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 

3．2．1“把一个”在现当代汉语中的功能 

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格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近代汉语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可以表 

达至少这样几种不同性质的东西： 

1)表全称的： 

(24)他恨不得把一肚子玩艺儿全都掏给孙子，一口气把孙子吹成个羊把式。(浩然《夏青 

苗求师》) 

2)表通指的 ： 

(25)听说能手能把一张画儿揭成两幅，画儿韩莫非有此绝技?(邓友梅《寻访“画儿韩”》) 

(26)数学教员外号“杨半本”，他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 

自己也不甚了了。(汪曾祺《徙》) 

3)表数目的。“一”本来就是个数 目字，“一个”组合常常引申出各种语法作用，包括类似 

冠词的作用(吕叔湘 1944)，“一”原本的数目意义都还或多或少的保留在里边。我们这里列出 

这个类别，主要是想说明，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的后起的语法意义并不那么显豁，而表达数 目 

意义比较突出。如： 

(27)“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 

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老舍《骆驼祥子》) 

4)无定成分的标记： 

(28)那时候有庆刚把一篮草倒到羊棚里，羊沙沙地吃着草，那声响像是在下雨，他提着空 

篮子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羊吃草。(余华《活着》) 

(29)天佑太太把一根镀金的簪子拔下来：“卖了这个，弄两斤白面来吧!”(老舍《四世同 

堂》) 

3．2．2“一个 N”的语言信息性质 

本文开头提到，有定无定和已知未知信息是两套不同的概念。根据 Chafe(1987，1994)的 

说法，我们把有定无定看作是一个纯粹语法形式的问题：“一、个、一个、几”等形式代表无定， 

“这／那 +名”、专名等代表有定。当然汉语没有像英语的 a和 n1e这样的无定和有定冠词，有 

时只用一个光杆名词，其有定性在形式上是不明确的。判断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主要是看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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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是否在上文已经出现过。有的名词所指在上文没有出现，可是能够从已经出现过的名词 

所指推测出来，Chafe称之为半激活概念(semi—active concept)或易推信息(accessible information)， 

Prince(1981)称之为能推信息(inferable)。上述“把一个”的四种用法里，前两种都不是通常表示 

新信息的典型形式：第一种表全称的，由于指的是一个确定的范围，应该算是易推信息；第二种 

表通指的成分跟表全称的很接近。通指成分在表面上可以说是新的信息，因为在它之前，至多 

是出现过一个相关的个体，而这时说话人举出整类来通论，显然是带有“新意”的；但是，通指成 

分没有在话语中引进新的实体，只是激活了听话人意识里已有的一个类别。因而通指成分具 

有“半新半旧”或半激活的特点，应该也属于易推信息而不能算全新信息。 

值得讨论的是第三种和第四种。这两种类型一般是作为代表新信息的典型形式的，尤其 

是第四种，上面例(28)和(29)清楚地显示了新信息的引入和被回指的话语过程(“一篮草⋯⋯ 

吃着草”，“一根镀金的簪子⋯⋯这个”)。但是，这样用法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引入新信息的作 

用?进一步问：是不是以引入新信息为常态? 

检索大量语料以后我们发现，在无定式把字句的实例中，像(28)(29)这样具有清楚的话题 

连续性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把”后名词既不回指前面的什么成分，也不被后边的任何 

成分回指。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偶现新成分： 

(3o)他立刻去开门。可是急忙的收回手来。他须小心，他知道 日本人的诡计多端。他转 

了身，进到院中。把一条破板凳放在西墙边，他上了墙头。双手一叫劲，他的身子落 

在二号的地上。(老舍《四世同堂》) 

(31)马锐是来请求父亲批准出去玩一会儿的。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求，而是在饭 

后主动积极地去刷碗，扫地，擦桌子，把一切归置完了，像个有事要求主人的丫环把 
一 杯新沏的茶和一把扇递到正腆着肚子剔牙的马林生手里，自己站在一边不住地拿 

眼去找爸爸的视线，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开，没话找话地问：“还有什么要我干的么?” 

(王朔《我是你爸爸》) 

这几例都是叙述一个人的连续行为的，“把”后名词，如例(3O)中的“一条破板凳”、例(31) 

中的“一杯新沏的茶”、“一把扇”，在它们所处的言语片断中，虽然是新信息但并不属于引进事 

件的主要参与者。从形式表现上看，也无一例是具有话题连续性的，即，既不承前，也不启后。 

这种新信息和有话题连续性的新信息显然不能等同。 

再看看真正的“新信息”类别。从统计数字看，表示新信息的所占比例不低(见表 5)，可见 

这是一项正常功能。怎么认识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词汇形式上观察新旧信息只是表面 

的观察，问题的实质是更大环境中的话题连续性。那么，这种名词所指代表新信息的把字句在 

话语环境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 

张旺熹(1991)指出，“把”字结构总是存在于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之中。他把“把”字句的 

语句形式归纳为四种： 

A．原因+把字结构(手段)+目的： 

B．原因+把字结构(结果)； 

C．把字结构(手段)+目的： 

D．相对独立的语句形式。 

他根据数量统计表明，前三种形式在实际使用中所占比例近 60％，而其中 B、C两种各占约 

28％左右。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把字结构作为条件的(C)和作为结果的(B)是最常见的两种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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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两种情况体现了句式在话语环境中的不同地位：作为条件的，是“把”字句这个分句作为 

背景信息，后续分句是前景信息；作为结果的，是“把”字句这个分句作为前景信息，前导分句是 

背景信息。在前一种情况(C)里，“把”后名词是个新引进的信息，“把”后谓语并不是语义焦 

点；在后一种情况(B)里，“把”后名词往往是旧信息，“把”后谓语是语义焦点。所谓“把”字引 

出新信息的现象，总是出现在第一种情况(C)里。虽然名词是新出现的事物，但整个分句只是 

背景信息。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几点认识。先说无定把字格式本身。第一，这种“把字 

句”确实既可以带有定名词又可以带无定名词。第二，“把一个”后面的名词所指的语言信息性 

质非常特殊，通常不代表一个回指性的旧信息成分，也不可能有引入全新信息的作用。即使有 

新信息，往往和真正带话题连续性质的不同。 

上面的讨论也涉及了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无定把字格式暴露了传统的已知未知 

信息两分法的弱点，说明对语言信息作更细致的分类是大有必要的。除了可以区别已知(旧) 

信息、未知(新)信息和易推信息外，还可以考虑区别 1)有启后作用、带话题连续性质的新信 

息，2)不具备承前启后作用的偶现新信息，以及 3)无所谓新旧的通指，任指和全称名词所指。 

其次，“已知信息”作为一个范畴也是一个连续统。有些已知信息的基本语义信息(如“茶”)是 

已知的，可是与之相关的某些重要质量特征(“新沏的茶”)可以是新的，这些概念用无定表层形 

式来表达，结果可说是一种语义信息混合体。这些看似烦琐的分类显然对于我们彻底弄清把 

字句的实质和运用规律是有必要 的。 

3．2．3各功能类的出现频率 

以上讨论的“把一个 N”的几种常见功能类型，在实际使用中分布各异。我们统计了现代 

汉语 1620万字的书面语料，共得“把一个 N”形式 577例。以下是各类型出现次数和频率： 

表 5：“把一个 N”的信息 构成 

统计数字表明，现代汉语里，无定式把字句的各种用法中，表通指(以及全称)的和表达偶 

现的新信息的用法是主流。这样的分布格局说明现代汉语的“把一个”在用法趋势上也基本上 

全面继承了近代汉语的发展特征，即，以表达通指、全称为主——这是近代汉语晚期的特征(参 

看上文有关《儿女英雄传》的材料)，其次是引入偶现新信息——这是从早期近代汉语沿袭下来 

的特征(参看上文有关《水浒传》的材料)。 

既然通指和偶现新信息成分出现频率高，我们下面对它们的地位和性质问题再作些考察。 

3．2．4通指性作为基本语义 

对于出现频率最高的通指性名词，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这是不是象征了“把一个 N”这 

种格式的原型特征?这个问题要获得肯定的答案，除高频这一点外，我们还寻求其他证据。一 

种格式的原型意义，就是它无标记的(umarked)性质，其一，在不依赖特别语境的情况下，一般 

都做该种意义理解；其二，当影响理解的不同因素明显冲突时，以该种意义为最终归依。 

为证明上面谈的第一点，我们考察了现代书面汉语中极为典型的一种独立于特定语境之 

外的语体——词典的释义语言。结果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中，除了个别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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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如“把一切⋯⋯”)以外，所有“把一个 N”形式都是表通指的。例如： 

(32)【转达】把一方的话转告给另一方。 

(33)【重读】把一个词或一个词组里的某个音节或语句里的某几个音节读得重些，强些。 

(34)【洗劫】把一个地方或一家人家的财物抢光。 

(35)【黄金分割】把一条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的比等于⋯⋯ 

词典释义讲的都是一般情况，很少有较多的上下文，更没有特定的说话情境，所以说这种 

语体比较清楚地凸显了句式的无标记意义。上面这项调查的结果初步证明了通指意义在无定 

式把字句里的基本性。 

为证明我们提出的第二点，即多重因素交错时的理解倾向，我们选择了词汇意义上矛盾最 

为突出的“一个+专有名词”现象进行考察。选取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原则上，凡是可以加‘一 

个’的名词，一定本身是无定性的，即多个之中的一个。”“人名和地名是有定性最明显的名词， 

我们也常常看见它们的前头加用(一)个。”(吕叔湘 1944) 

通指的实质是类意义。以下几个例子向我们透露了“一个 +专有名词”所获得的类意义： 

(36)正因为这一切，白书记宁肯暂时把一个哪怕是大坏蛋的马某人扶上台，也不忍心伤 

害了郑全章。(邹志安《哦，小公马》) 

(37)这时他躺在炕上，光顾抽大烟，把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田头晾在一边。(周立波《暴风 

骤雨》) 

(38)我们坚信各成员通过共同努力，加强合作，一定能够克服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暂 

时困难，迎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把一个发展前景广阔的亚太地区带人 

新的世纪，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民日报))1998年 11 

月 20日社论) 

(39)双方一致认为，把一个健康、稳定、持久的中日关系带人新的世纪，符合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贡献。《人民日报)1998年 

12月 1日社论) 

例中说明性的定语“哪怕是大坏蛋的”、“老实巴交的”、“发展前景广阔的”和“健康、稳定、 

持久的”划定了一种类别，后面的专有名词不过是例示这种类别的一个成员(例 36—37)；或者 

是把名词所指归人这个类别(例 38—39)，反映了说话人的一种期待。 

我们注意到吕叔湘(1944)对人名之前带“(一)个”的现象曾经做出解释，他指出“自尧舜以 

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朱子语类》)这句 

话的意思等于“生孔子这么个人⋯⋯；没有孟子这么个人⋯⋯”。从这个解说中，我们清楚地看 

出吕先生把该种用法归结为“类”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指”意义。这个解释跟我们考察 

到的现代汉语多数例子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汉语中，“把”后出现的“一个 +专 

有名词”往往是实现为通指意义的。我们不妨看看现代汉语里的两个例子： 

(40)上半场我在不停的赞叹，桑特拉奇真是了不起，把一个鲁男子，整成一个贝尔格莱德 

红星。(电视谈话节目《五环夜话》录音) 

(41)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余秋雨《洞庭一角》) 

前一个例子应该理解成“把那样的男运动员也培养得那么好”，后一个例子应理解成“把洞庭湖 

那样的地方搅得神神乎乎”。 

通指意义的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主导地位不禁使我们推测，这是不是“把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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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在近代汉语中“把一个”是呈衰落趋势的，而且多用 

来表示全称意义(参看表 l和表 2)。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远远超出“把个”，而且多用来表 

示“通指”“类化”的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功能使“把一个”在现代汉语中复活了。 

3．2．5语体特征 

统计数字表明，通指成分跟偶现／新信息成分的频率在现代汉语中都较高，分别占首位和 

第二位。从信息内涵上看，它们也带有一致性，即，它们都不具备话题连续性，不代表典型的新 

信息。但仍然需要解释的是，这两个高频的类别在使用方面有什么区别?这里我们再从语体 

角度人手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所统计的现代汉语语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大的语体类型：叙述性语体、对话性语体和 

说明性语体。叙述性语体主要是小说、散文中的叙述语言和杂文语言；对话性语体主要是小 

说、散文中人物的对话部分和电视剧、话剧的脚本语言；说明性语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理论著 

作(如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方富熹、方格主编(JL童的心理世界——论 

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许纪霖著《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教材(如郑人杰著《实用 

软件工程》)、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等。以下是统计结果和例子： 

表 6：偶现新信息和通指名词成分在几种语体中的分布 

(42)钱康离席去门后搬出个早已订好的双层大蛋糕，大家帮着把一匣蜡烛往上插。(王 

朔《无人喝采》) ——叙述语体里的偶现新信息 

(43)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汪曾祺 

《八千岁》) ——叙述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44)“我有办法把一个丑女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一美人，不费吹灰之力。”(王朔《痴人》) 
— —

对话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45)孩子一说“这不好吃”“我不爱吃”，家长就赶紧把一种新食物换成孩子常吃的食物， 

造成偏食。(方富熹、方格主编(JL童的心理世界》) ——说明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以上是宏观语体的一项考察，下面我们再看看微观语体的表现差异。所谓微观语体，指的 

是在叙述语言中，处于叙述主线上的句子和不陈述主要事件、仅为叙述提供辅助信息的句子的 

差异，亦即前景(f0re{删 )和背景(background)的差异(Hopper，1979)。我们对出现在叙述语 

体里的229例偶现／新信息和 125例通指成分又做了统计，以下是统计结果和例子： 

表 7：偶现新信息和通指名词成分在前景和背景中的分布 

(46)老阮头把一筐碎木头倒在水房中间，涌起一股呛鼻子尘烟，郭大柱赶紧屏住呼吸。 

(邓刚《阵痛》) ——偶现新信息处于前景句 

2OOO年第 5期 ．443． 



 

(47)前天把一个卖瓜子的捆了一绳子，昨天又把一个木匠的家伙收了，害得人连哭带嚎。 

(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偶现新信息处于背景句 

(48)我一会儿上房，一会儿挖土，干得满头冒汗，不到两小时，我就把一个最原始而又最 

合乎科学的取暖炉砌好了。(张贤亮《绿化树》) ——通指成分处于前景句 

(49)能够把一张报纸，不管是哪里印的，和哪一天的，拿进城中来的，几乎就可以算作一 

时的英雄!(老舍《火葬》) ——通指成分处于背景句 

综合以上两项统计，我们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偶现／新信息倾向于叙述性，通指成分倾向 

于说明性。这样，现代汉语里的两个最常见的无定式把字句的分工就得到了完全的解释。 

3．3现代汉语中的“把个” 

3．3．1“把个”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构成 

前面说过，现代汉语里“把个”在出现频率上呈萎缩趋势，根据我们的考察，它的用法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近代汉语“把个”格式中的谓词成分常见的是不及物心理动词(即兼有 

“他动”和“状态”的动词)，而在现代汉语的格式中，动词大多数为及物动词： 

(50)金三爷不能把个常叫“打倒日本鬼子”的小外孙子带着到处跑⋯⋯(老舍《四世同堂》) 

(51)正是历史上最乱的时候。工地上工伤不断，那回，从三米高的地方掉下东西，顿时把 

个娃子打得七窍流血，眼看着就不行了。(张辛欣、桑晔《北京人·龙门阵》) 

从“个”后面的成分来说 ，除了专名外，名词成分类型也扩大到非指人的类别： 

(52)临走，贾凤楼把个红纸包塞在那五手中说：“进茶社给小费，总得花点。”(邓友梅 五》) 

(53)曾作过一任知县，却缺少处理行政能力，只想改革，不到一年，却把个实缺被自己的 

不现实理想革掉了。(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故事》) 

在句子格局方面，晚期近代汉语的“把个”句常常表现为零主语，句子表达的是主体受外在 

事件的影响而产生了某种心理情绪变化。因为该事件通常在上文已经给出，在把字句开头没 

有用一个语词来代表。现代汉语的“把个”句常常有主语。 

3．3．2“把个”在现代汉语中的功能 

上文说过，在近代汉语里(特别是近代汉语后期)“把个”这种格式常常用于表达人物的心 

理情绪变化。这种用法在现当代汉语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失去了这个曾经是最重要的功能 

以后，“把个”在现代汉语里似乎失去了它的立足点，于是我们看到，它在语体分布和表达信息 

类型上一部分是继承了近代汉语用法，一部分是分担了“把一个”的用法，总之没有鲜明的表达 

功能显现出来。 

先看语体分布。在近代汉语里，“把个”是个带有强烈口语色彩的表达式，考察表明，现代 

汉语里依然如此。我们在 1620万字的综合现代汉语语料里共得到“把个”用例 46个，全都是 

出现在口语色彩较浓的小说里，其中 12例是在对话语言中，34例是在叙述语言中；说明语体 

中无一用例。 

再看“把个”后面所带的名词性成分的语言信息的性质，跟“把一个”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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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计显示，“把个”跟“把一个”一致之处在于都不引进典型的新信息；而明显的相异之 

处在于表示旧信息的比率极高，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成分：专有名词、亲属名词、身体部位名词、 

现场已知物体名词。这可以说是“把个”在近代汉语里以带专有名词为常的用法的自然延伸。 

总起来看，我们认为“个”的主要作用是专化和类化，不在于指示名词信息的性质： 

(54)既然已经把个孤儿抱回了金府，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扔出去!(陈建功、赵大年《皇 

城根》) 

“个”既指“这个孤儿”(专化)，又指“这样的孤儿”(类化)。 

(55)九爷说：“你把个烂手猛一举，差点碰了我的鼻子!”(邓友梅《烟壶》) 

这里的“个”指的是专化的“这个”。 

(56)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赵树理《三里湾》) 

(57)他撩了鹿书香一眼⋯⋯心中咒骂，手指在膝盖上无声的击节：小小的个东洋留学生， 

人模狗样的竟自把个地道英国硕士给压下去，什么玩艺!(老舍《东西》) 

例(56)和(57)都是句中同时有前后两个“个”，一个在把字句中，一个不在，都是专化的“这 

个”或“这么”的意思。 

4．结束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无定式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以及相关格式的功能分 

工。结果表明，无定式把字格式从近代汉语晚期到现代汉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变 

化有下面几条。第一，各类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受限的，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 

语。第二，“把个 +不及物动词”在近代汉语晚期为一常见格式，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 

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现代汉语中“把个 +不及物动词”的格式基本上不存在。第三，“把一个 

+及物动词”的格式的比率在现代汉语中超出近代汉语，不过语义和语用特征不完全等同于近 

代汉语。早期这个格式多用来引进偶现新成分，后来从一般的“处置”意义扩展到表示全称(以 

及通指和任指)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它主要用于表示通指意义，其次用于引进偶现新信息。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无定式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确认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例如，在当代一些形式句 

法学论著中，有些学者拿一些脱离语境的“把(个)+施事 +不及物动词”句(如“没想到那次运 

动把一个大姐死了”)，说明现代汉语把字句的性质(如“把”是一个可以赋值的功能核心；把字 

句在底层存在着名词移位和动词提升的过程等)(Zou 1993)。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分析的 

理论价值多加评说，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样的论著中，无定式不及物把字格式常常被看成是现 

代汉语中的一个主要、常见类型(Zou 1993)。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几乎 

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句子的基础上讨论把字句的理论问题不能不说是十分危险的。从另一 

方面来说，纠缠于这种格式的抽象的生成过程而不顾及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实际用法，往 

往会忽略一些很有意义的实质性问题。本文开头也谈到，有些传统描写语法学论著把汉语把 

字句分成两大类：把字宾语为受事者和把字宾语为施事者。这种分类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无形中也扭曲(拔高)了无定把字格式的地位。另外，从我们对实际材料的考察结果来看，这种 

以施受语义关系为核心的分类方法还应该和其他的分类办法结合起来考虑才显得更有意义。 

例如可以考虑根据把字格式所引进的名词所指的信息性质划分[+已知信息 +话题连续性] 

[一已知信息+话题连续性][一已知信息一话题连续性]；根据话语地位划分[叙述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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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上述结果表明，在句法结构的研究中有必要根据经验材料对所研究的现象在语言现实 

中的地位作出明确的交待，这种定位工作本身应该成为句法研究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如果不 

是更基础的部分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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